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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千载难得硫璃身 
 

这儿没有星期天，连国定假也不例外。每月藏历初十、廿五放两天假。听说藏历跟农历

大致相合，有时差一二天。这一天，是农历八月二十五，跟藏历显然相合吧，佛学院放

一天假。我打算去一趟色达县城，拜访县上的几个头面人物。 

  

九点钟我离开佛学院。下山很省力，不到半小时就走到洛若山脚下。只见已有二三十人

等在公路边候车，都是从佛学院下来的，喇嘛和尚尼姑居士都有，三三两两，或站或

坐，聚成好几个小圈圈。圆晋八点多就等在这里了，可还没搭上开往色达方向的卡车。 

  

有个戴眼镜的汉僧，身上仿佛有一股磁力，引起了我的注意。这人三十几岁，面目清

秀，身材瘦削，披一件红色藏僧服。他的一双眼睛不大，但十分深邃，透过镜片，两道

目光似乎能把你看穿。 

  

他法名善宝，今年六月来佛学院。在此之前，他走过三十几个寺庙，但只有当他来到五

明佛学院以后，才感到只有这里才是修行人真正的极乐世界。 

  

他过去修的是净土宗，后来对密宗产生了兴趣。他说，不管是这个宗还是那个宗，总之

都在佛门这一道大门里，不管修这个宗那个宗，他对诸佛、诸菩萨的信心是一 样的。

而从根本上说，佛教是一门经得起实践考验的真正的科学，太空人、飞船、飞碟等等，

来时一片光，去时一道光，实际上皆是修行者达到菩萨果位后的某种显 形。平常人的

大脑只使用了很少一部份功能，修行成道者能够调动起人的全部智慧和潜能，所以能达

到常人达不到的水准，例如五眼六通、一身可同时化为千百身等 等。 

  

六月上旬，他去成都昭觉寺看望清定上师。清定上师对他说：六月十二日你一定要来成

都。那段时候，他正在四川普光寺驻庙修行，离成都有两百多里路。到了六月 十二日

这一天，他如期赶到昭觉寺，原来，五明佛学院院长晋美彭措法王外出弘法归来经过成

都，歇驻昭觉寺，清定上师要他来见见法王。拜见了法王后，法王赠给 他一张照片，

还在照片背面按上了手印。 

  

他回到普光寺后，悄悄收拾东西，打算尽快动身去色达五明佛学院出家。但是，他因为

近几年一门心思修佛，基本上没去上班，没有工资，囊中羞涩，连买一张去色 达的长

途汽车票都很吃力。这可叫他犯了愁。正在这时，他贴在墙上的法王照片忽然对他说起

话来：你出家修行不要为钱的事而担心，你虽是个凡夫，但你的心是清 净的，到时候

有人会来供养你…… 

  

临走那一天，当地很多老乡来送行，而且拿出钱来送给他。当地很穷，他怎可收老乡的

钱呢？可老乡们都说：昨天夜里，观音菩萨在梦中告诉我们，说你是晋美彭措 大法王

的弟子，要去法王身边修行，缺少盘缠，叫我们来供养你。他很受感动，仍不肯收，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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泪水噗噗掉了下来。老乡们一定要他把钱收下，否则他们怎能回去 呢？…… 

  

他推辞不掉，不得不含泪收下了这一笔笔带着老乡体温的钱，一共六百四十块。靠这笔

钱，他来到佛学院初步安顿下来。 

  

  第二天，他登门拜访龙多活佛，想请活佛给他剃度。龙多活佛面露微笑，对他说：

你已经剃度了。他摸摸自己的头皮，咦，头发不是还在么？活佛笑着说：刚才 你一进

屋子，我就为你念过经了。龙多活佛还为他的衣服作了加持，勉励他在这儿好好修行，

日后定可有所成就。活佛说：你放弃了那么多东西到这儿来，若不好好 修行，不仅对

不起这儿的上师，也对不起你自己啊！ 

   

直到下午一点钟，开过来一辆空的东风牌大卡车，被大夥拦下来，在路旁等了老半天的

二三十个人想去色达才算有了着落。汽车开五十分钟就到县城了，可你要步行的话，至

少要走上四五个小时呢。  

因着和善宝师一路同行，我和他的谈话又得以继续下去。 

  

他向我谈起了他的颇不寻常的身世。他出生不久，便显出与众不同的聪明，几个月便会

走路说话，一条街上的邻里都很喜欢他，争着要抱他逗他玩。可以说他从小就吃遍了整

条街上的"百家饭"。 

  

迫于生计，他还没满周岁，母亲就去重庆一家绵纺厂做工，把他托给一个邻里 

照看。谁知没过几个月，他突然得了一种怪病，全身变得透明，五藏六腑都看得清清楚

楚。父亲抱他去一家又一家医院就诊，所有的医生都对他束手无策。最后，眼 看他已

奄奄一息、无药可救，一家大医院提出，愿用两头牦牛将病孩换下，作医学标本用。在

五十年代后期，二头牦牛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作父亲的心动了，但不敢 作主，给在重

庆的母亲拍了电报。母亲接到电报就赶回来了。她坚决不同意，再穷，也不可把亲生骨

肉卖掉，既然医院治不好，那就不治了，要死也死在家里。于是 把他从医院里抱了回

来。 

这 时，街上来了个疯疯颠颠的老头，穿着破破烂烂，像个叫化子，当地人都叫他"哈子

"，意为举止行为不正常的人。"哈子"来到他家门口，不走了，对他家里说， 他是来找

他的徒弟的。他父母问老头，这儿哪有他的徒弟？老头说那个快病死的小孩就是他的徒

弟，还说小孩身上有三块胎记，在什么部位，是怎么怎么个形状。他 母亲很惊异，那

老头说得一点不错，除了他这当母亲的，孩子身上有什么胎记，连孩子他爸也说不清楚

呢。父母没什么犹豫就同意了。反正儿子已没救了，不如就让 老头抱去试试看吧。 

  

他六七岁那年，老头把他送回了家。那时他的病已痊愈，从外表看，除了平时不肯多说

话，说起话来稍稍有点口吃，一切已跟常人无异。但实际上他跟常人已不一 样，常常

能看到常人看不到的东西，譬如，旁人看那座山上，光秃秃的，连一棵树也没有──树

在前些年"大跃进"的滚滚洪流中被砍倒了"大炼钢铁"去了，可他 就能看出，那山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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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寺庙，当然，那只是一座曾经有过的建筑物，用现代的语言来称呼，或是一种"残留

信息"吧？ 

  

他回家后，若说跟常人还有什么不一样，那就是小小年纪的他，对佛菩萨有着一种发自

内心的仰慕和崇敬。那时，"文革"的浪潮已经兴起，当地许多寺庙已被造反 派、红卫

兵砸得粉碎。他常常晚上一个人跑十几里路去当地一所寺庙的旧址拜菩萨。他至今记忆

犹新，那时，一到晚上就常有很多善男信女悄悄地来这座被毁的寺庙 前顶礼膜拜，到

了子时（半夜十一时至一时），从一块山崖上，可清晰地看到一个观音菩萨端坐莲台的

像，持续一二个小时，然后化为一片光明溶入更高的虚空夜 色。据说，当地公安局长

也听到了这个消息，一开始无论如何也不相信，后来他身着便装趁着夜色来这儿看个究

竟，结果也亲眼看到了观音菩萨端坐莲台直至升空的 像！打这以后，当地的公安人

员、治安人员对前来进香拜佛的百姓不象过去那般气势汹汹了，也不再动不动就收缴信

众的香烛供品了。 

  

他从小立下志向，最想当的是警察、记者、医生这三种职业，而当他长大以后，这三种

职业他都正式或非正式地干过了，而且干得都很出色。拿看病来说，有些很重 的病

人，如患先天性心脏病的妇女、脚被车子碾伤几十年的老农等等，他念上几遍观音心

咒，请诸佛菩萨一加持，疑难杂症马上就好了…… 

  

他干得时间最长的，或者说，他的本职工作，是公安。大学毕业后被分配至某市公安部

门工作，至今已十多年了，前些年还多次评为先进生产者并且是单位里的重点 培养对

象。他的师傅是全国公安战线的劳动模范，其貌不扬而武艺高强，跟着他师傅追缉坏

人，往往旗开得胜、手到擒来。可惜师傅的为人过于正直，这年头正直的 人吃不开，

所以一直没给提上去。 

  

他一开始想当警察，是要作一个国家真理的捍卫者，作一个铁面无私的包青天。这不能

不说带有很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等他真的干上了，干长了，理想与现实越来 越脱

节，他就越干越不想干了。他觉得人不是生下来就是恶的，犯罪，与社会和环境的关系

很大，要减少犯罪，归根到底要靠改造社会。他认为佛法是改造社会最有 效的手段。

最好从小学三年级起，就对学生讲点佛法，提倡放生、发慈悲心。如果人人都能从小就

遵守三皈、五戒、十善，那么这个国度就必然会成为一个真正的礼 义之邦，社会秩序

就必然会比现在好得多。什么公、检、法，统统都用不着了！他曾三次离开单位想出

家，每次都被找了回去。他这种单位的力量是四通八达、无所 不能的。单位说：你怎

能出家呢？你是公安干警，你出家不是丢我们的脸吗？其实，他出家并不想丢谁的脸，

他只是为了寻求真理，只是想干自己想干的事罢了。这 一次，他来五明佛学院正式出

了家，总算遂了自己的心愿。 

  

  

从年龙回到佛学院后，我去善宝师屋里坐坐，又跟他作了进一步的深谈。他的屋子建在

学院东南面的半山坡上，面积不大，但屋里收拾得干乾净净，就像他这人给人的印象一

样：清清爽爽，明明朗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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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跟我谈起了他充满传奇色彩的家庭。他的父亲，兄弟姐妹共有十六人，有的在国民党

中统、军统中担任要职，有的参加共产党为革命献出了生命。他的父亲曾是蒋 介石侍

卫团的成员，镇反时被打成"特务"，吃了很多苦头。后逃到马尔康，隐名埋姓，混口饭

吃。在马尔康他父亲娶了他的母亲──一个地主家的放牛女，两人相 依为命，过着吃

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母亲在马尔康生过四个孩子，前三个都饿死了。五十年代后期，

他家回到汉地谋饭吃。母亲进了重庆的一家纺织厂当纺纱工， 一个月才四块钱工资，

她在厂里一个月的生活费用掉两块，还有两块拿回去养家糊口。 

  

她母亲生他之前，做过一个怪梦，梦见一个鱼塘，鱼塘很小，可是鱼塘里的一条鱼很

大，在小小的鱼塘里呆不住，拼命要从鱼塘的浅水里跳出来……当我在善宝师乾 净简

洁的小木屋里，听他敞开心扉，谈他的家庭和他本人的经历时，就象是在听一个曲折离

奇、跌宕起伏的故事，被深深地吸引住了。他虽然已经出了家，可在他的 胸膛里，依

然跳动着一颗忧国忧民的火热的心。八九年四五月份，他曾在四川某地的一个山洞里闭

关。深度入定之后 s，洞穴外的世界在他脑海里清晰地展示出来。 他看到了发生在北

京的惨剧…… 

末了，善宝师说，一定要多放生，这是第一结累功德的。你看这儿的牛羊，你若对它们

念经，它们的眼光会变得特别亲切。有一次，他跟别人说起，佛学院里的那只黑山羊，

以前是个修行的老比丘，结果那只山羊马上拱到他怀里来，十分亲热。。。。。  

  

一位一起去年龙的女居士，见我跟善宝谈了好长时间，问我：他跟你说了吗？他小时候

曾经全身变得透明？ 

  

我说我已听他说了。 

  

"你知道吗？"女居士说，"这是硫璃身呀！是千载难得的菩萨身啊！" 
 

 

 

 

选载于东北风电子杂志 

 
 


